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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珍爱为“宋元南戏活化石”的莆仙戏（原称
兴化杂剧），的确如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和史诗
感叹的那样，“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艺术享
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
范本”（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近年，由福建省莆仙戏剧院公演的新编莆仙
戏《踏伞行》就是这样的，显示了“活化石”中最宝
贵的一个“活”字，那勃勃生机不仅蕴藏在其精湛
的艺术魅力里，更在于其以古朴、典雅的艺术样
态，捕捉到现代意识的灵光，令人惊叹，令人喜
悦，令人珍爱！

点铁成金的那一“点”

莆仙戏《踏伞行》的素材源自于《双珠记》的
一条很简略的副线：男子在离乱中喜欢上一位女
子，却不知此女正是自己未曾谋面的未婚妻。当
女子听到对方姓名时，暗自惊喜，却谎称自己名
叫“玉慧云”（其本名王慧姑）。听男子说不曾“结
姻”，要求与自己“缔为秦晋”，女子便说“君汝果
然言之有信，奴家自当从命”。于是，“仝进许宵
金”（销金帐）。后来真相曝光（其实，王慧姑早已
知晓），女方拍打男方一百下了结。此故事本无深
意，不过是插科打诨罢了，归于滑稽。

然而，莆仙戏著名剧作家周长赋以奇特的戏
剧思维感知生活，独出手眼，洞隐烛微，在这个插
科打诨的副线中，他的目光锐利地穿透了滑稽，
从个中巧合里体味出：一对原本定亲而未谋面并
互不相知的男女，居然烈火干柴，如此这般是对
谁的嘲弄？从个中误会里思考着：为什么要制造
误会（故意使用假名），目的何在？如此这般仅仅
止于调皮狡黠？从个中谎言（不曾结姻，即没有订
过亲）看到的仅仅是男性的冲动，突破了德行的
防线？如此这般，男主人公只应是一个薄幸郎？正
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里对明清市民文艺
的分析：“尽管这里充满了小市民种种庸俗、低
级、浅薄、无聊，尽管这远不及上层文人士大夫艺
术趣味那么高级、纯粹和优雅，但它们倒是有生
命活力的新生意识……”既然这“新生意识”是

“有生命活力的”，那就一定会发展下去。因为“历
史绝不死亡，因为它永远把它的开端和它的结尾
联接起来”（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彼
时的“新生意识”，历经长时期曲折迤逦的磨砺，
历经各种各样的思潮的冲击回荡，历经风雨的侵
蚀剥落和阳光的催生培育，或可成为此时的“现
代意识”。作为思想者的剧作家，运用古拙和典雅的莆仙戏思
维方式，捕捉到自己感悟了的现代意识的灵光。

据此素材新编出来的莆仙戏《踏伞行》，其架构的新的戏
剧故事核心是：把原先被包办婚姻牵连着而又互不相识的一
对男女的私下“阴阳交合”，升华为美丽的一见钟情。是的，在
所有的爱情故事里，没有比一见钟情更令人陶醉和向往的了。
然而，《踏伞行》里的一见钟情并非是隆鼻与杏眼相遇时的燃
烧，而是在兵燹灾祸、风雨如晦、生死相依的偶遇中偶然发现
对方的美丽。当二人终于到一家小客店暂避，吃上一顿饱饭
时，女主人公王慧兰唱道：“敬君子酒一杯/恩重如山/若得
（再）相助/助我母女再团圆/结草衔环/难还恩情一半”。此中
或暗含“另一半”恩情当作何报答的遐想……与此同时，扶起
跪拜谢恩的王慧兰，男主人公陈时中仅对其凝视一眼，立即怦
然心动：“她初理云鬟/灯火映照倩影/恰似桃花灼灼摇昏晨/
堪叹逃难未及认佳人”。也就是说，这个“一见钟情”是“风雨如
晦，生死相依”的结果，而不是花痴的滥寻。接下来，二位主人
公的情感骤然升温，无不是植根在“风雨如晦，生死相依”的土
壤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全剧的转折点——女主人公陷入自
我虚构的迷魂网，“何妨试试他/试他是否君子人”，由此产生
了没完没了的假想：他既然为了爱上如桂（我），宁可与订了亲
的王慧兰（我）退亲，那么他就是对我的不忠，“天啊/只怕终身
误/心悬悬孤零零奔走江干”。看来，这小女子尚欠思维的逻辑
性训练：他爱上的是生死与共，实实在在的你（如桂），为此，他
不惧与未曾谋面、仅仅是个名字的你（王慧兰）退亲，这是爱也
不爱？忠也不忠？说来，也不能怨这小女子，全是旧礼教的虚伪
性惹的祸，包办婚姻的旧习俗剥夺了青年男女的情感自由与
理性判断。

把女主人公从悖论怪圈中惊醒的是，一再自责的男主人
公的毅然决然：接受王慧兰对他“不顾婚约”的指责，接受她的
反诘，“你讲过，即便订过婚约，也要退亲”，那我陈家就“尽快
派人前往退亲”。此一句，顿时惊醒了王慧兰，“倒是周遭空落
落，但剩江头江水声”；再一句，陈时中的决心：“退婚后我要从
头起/向如桂重新再求婚”，让王慧兰立即心智复明，“重新求
婚如雷震”，真情难以抑制地大爆发了，她终于喊出了真心话：

“带奴去！”
请注意，男主人公说的是向生死与共的“如桂”重新求婚，

而不是婚书上写的那个名字“王慧兰”。他抛掉的是旧礼教塞
给他的盲盒，追求的是心中的唯一，我那真实可爱的人。男主
人公的这个戏剧动作不仅使整个戏剧情势发生了山呼海啸般
的陡转，而且让现代意识的灵光照亮了全剧。

活化石的“胎记”灿若桃花

新编莆仙戏《踏伞行》犹如在一块活化石上进行精巧雅
致、玲珑剔透的雕刻，无处不流动着悠远古拙的典雅神韵。这
神韵恰恰就是古典戏剧文明撞击到现代人心上的回声。

这是如何做到的？值得我们探求。
剧作家周长赋说，他写这出戏，就是要张扬莆仙戏的精妙

宝贝，譬如“走雨”“留伞”。然而，他找到的那个素材里，既没有
“走雨”，也没有“留伞”，但恰恰就是那个素材，既需要“走雨”，
又需要“留伞”。正如英国文艺批评家贝尔所说，只有将有意味
的形式组织成一个有意味的整体，才能唤起深刻的审美感情。
而这个“有意味的整体”是怎样构成的呢？他说，有意味的形式
是与情感意象相对应的（见《二十世纪外国美学文艺学名著精
义》）。“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王国维：《戏曲考源》）。如
果脱离开故事，歌舞仅只是歌舞伎艺，而不是戏剧。在《踏伞行》
的故事里，“走雨”和“留伞”既是精美的伎艺和手法，又是戏剧
的“情感意象”。“走雨”恰可是“离乱”的意象，可是异样的情境，
可是变化的祈求，亦可是情愫暗涌的心境，是无语的融洽，是渴
望的沉默……请看第一折的结尾那段美妙的表演——

历经十余回合的反复乞求与推辞，对男主人公一再表示
的顾虑“恐惹诱拐名”，女主人公终于被迫提出“乱世从权，不
得不然”的主意：“有人问（你我关系）/权说是夫妻”。刚一出
口，两人顿时惊诧……这是说出了两人朦胧中的期盼，还是因
为过于大胆而吓破了胆？正在这无奈无计无语的尴尬时刻，下
雨了，男主人公一句包含着无尽怜悯的话“走吧，一起走吧”，
为其撑开了伞。随着清幽的单声笛音，滑出圆润清亮的弹拨乐
音，一如《琵琶行》中的“间关莺语花底滑”。仿佛离乱顿时消

失，男伸出伞为女遮雨，女微笑含羞退让，二人运
用妙不可言的伡肩、蹀步，表现他们渐渐进入静
好和谐的佳境。陡然，大风骤雨交会，将男女主人
公猛力推开，男随风旋转，女翻滚坡下……男奋
力拽上女，女不顾一切地拉住男的后襟，随之亦
步亦趋。转而，女又颤抖着牵男裳而一步步退行；
又而，男以女为中心，撑伞循弧形而转；继而，男
又在女身后为之擎伞，礼让女自如前行。他们俩
那轻巧如跃的“蹀步”，让他们俩的“伡肩”有抖不
尽的内心隐秘，就像那细雨中愈加翠绿摇曳的青
草，就像那雨后松针尖上晶亮的水珠，在观众的
心田里莹莹的、熠熠的、灼灼的……

美，岂止是美？这正是重要的戏剧动作，描绘
了人物关系的嬗变，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瞬间的微
妙变化。这一段“走雨”不正是在暗喻着两位主人
公在全剧的命运际遇吗？这不就是主创们在全剧
的情感意象吗？

而“留伞”的“情感意象”，同样是人物戏剧
关系演绎的象征，心理表现的外化，情节发展的
标志。

伞，尤其是戏曲舞台上色彩迥异的花伞，永
远撑着一团又一团江南烟雨的朦胧，那是雨中最
大最新最亮丽的花朵。“清凉伞映红妆面”（晏殊
词），虽说的是荷花，但却是在雨中最美妙的闪
现；“伞低遮半身”（卢炳词）也是在雨中最无奈的
湮没，令人颇有“邂逅苦匆匆，还疑是梦中”（同
上）的感叹。如是，《踏伞行》中的“伞”，其情感意
象就是诗与爱情。莆仙戏中，“留伞”的经典戏剧
手段，给诗与爱情的表现以更美妙更多面更深邃
更有意味的想象空间。我们不妨就这个“有意味
的形式”进行简单的探索。

（1）结构作用。
此伞妙在张合，它的三次撑开，恰恰就是男

女主人公心理与情感发展变化的三个里程。第一
个里程：在第一折里，两人在战乱中分别成了孤
身。处在兵祸旋涡中，她历经八次“带奴去”的央
求，才终获成功。当两个人举伞同行的时候，观众
欣慰的是，他们终于踩过了旧礼教旧习俗的红
线，两颗单纯的心靠近了，他们的命运交集了，期
待着他们美好的未来。第二个里程：历经第二第
三折悖论的怪圈，上了第四折的共渡之舟，男主
人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接受女主人公的反
诘，决定退亲，斩断了悖论的罗网，震醒了女主人
公，“本道恩义尽/谁料情如江流心底兴”。此刻，

“天地有情/风雨恰时来临”，男主人公急忙打开伞，为女主人
公挡雨，直率表白火热的诚心：“春风十里不如你/除却巫山不
是云”。退亲是为了重新求婚。爱，真的开花了。第三个里程：男
女主人公举伞同行，“水迢迢/山隐隐/风雨同行又一程”。女主
人公终于破茧而出，不再做那“试不得”的傻事；男主人公从微
醉中清醒，坚定了专一的爱情。

（2）心理动作的具象蕴含。
《踏伞行》之“踏”并非是“踏”，而是一段传奇故事的缘起，

是一段美丽爱情的心曲隐微，是一段人生路程的诡谲奥秘。两
位主人公的关系竟然是从“抢”伞开始。女主人公的第一次动
作是“扯”伞——她请求对方“带奴同行”，男主人公原本已经
不假思索地回答：“走吧。”但是，她却犹豫了。乱兵击鼓吆喝，
杀人抢劫，女主人公又急忙“上前扯住陈时中手里的雨伞”。一
个“扯”字显示了她的急切和信任。继而，后面的“拉”伞，“接”
伞（跪地哭泣），“还”伞（以退为进），“扔”伞（不经意碰手），

“踏”伞（踏住不放，即便对方撬伞也不放，愈加坚决），“抢”伞。
如此这般，从“扯”到“抢”一连七个夺伞的动作，步步强化女主
人公这个弱女子，在天昏地暗、杀人抢劫的祸患中，是多么地
可怜和无助啊！她和男主人公生死相依的愿望越强烈，她内心
的恐慌就越突出。这和第三折及第四折前半段，深陷“试探”怪
圈而不能自拔的她，一再“推开”未婚夫的情势恰恰相反。这种
戏剧性的对比，不仅表现了个人命运的诡谲，更加表现了人的
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多面性和多样性。

无论是“走雨”或是“留伞”，都寓藏着人物命运转变的哲
理。在《踏伞行》的构思中，剧作家要把一个发生在巧合与误会
中的滑稽故事点化为古拙而又巧妙、素朴而又典雅的艺术上
品，确立“走雨”或是“留伞”这样与情感意象相对应的“有意味
的形式”，才是真正的艺术创造。

马克思曾说过：“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
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
的魅力呢？”（《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莆仙戏在长时期的发
展过程中，诸多艺人历经一代又一代的辛苦创造和演出实践，
积累、贮藏了许多具有“永久的魅力”的宝贝，应该在今天得以
创造性地显示出来。在《踏伞行》中，令人惊羡的不仅是“走雨”

“留伞”的创作手法，还有在前面提到的独特的表演程式“伡
肩”和“蹀步”里，彰显着木偶表演（傀儡戏表演）的印记。在张
庚先生的论文《试论戏曲的艺术规律》的注释（1）中说，《东京
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里有这样的记载，“搬杂剧：杖头傀儡
任小三……悬丝傀儡张金线。李处宁，药发傀儡”。这里所说的
杂剧全是傀儡戏，而不是人扮演的戏（转引自《艺术特征论》）。
作为兴化杂剧，作为南戏活化石的莆仙戏也当如是。在《踏伞
行》里我们看到的伡肩（双肩有节奏地摇动）、蹀步（细碎的步
子或向前后或向左右）虽脱胎于傀儡戏的表演，但由于不同的
戏剧情境、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心理表达，让观众感受到丰富
的艺术熏染。“伡肩”和“蹀步”可以是悠然，可以是惶恐，可以
是不安，也可以是得意，更可以是诙谐，还可以是领悟，可以是
豁达……而所有这些伡肩和蹀步都是美，既是拙朴的美，是人
心本意的直率表达；又都是典雅的美，是莆仙戏前辈艺术家从
傀儡戏的表演中提炼出来的，具有幽默与达观色彩的独特舞
蹈造型。感佩两位主演，黄艳艳和吴清华把这些独特的表演程
式和创作手法融会贯通于一身，细致入微而又精美生动地塑
造了这两个风韵古朴却又具有现代灵光的主人公形象。

作为宋元南戏活化石的“胎记”，还有那开场令人陶醉的
古戏台，周边配以工笔画的戏曲故事图景……如此品相，令人
顿感珍爱。再看下去，四位捡场在新编莆仙戏《踏伞行》中，兼
音响效果，兼匪兵甲乙丙丁，兼男女主人公瞬间变幻的心
灵……显得很拙朴，又显得很现代，把“一切戏剧艺术的最重
要的本质是它的假定性本质”（见《梅耶荷德谈话录》）生动地
揭示出来。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店妈，她的伡肩和蹀步总是
在洋溢着乐观和狡黠，张扬着莆仙戏的灵气。她的那句台词：

“这世间……有些事试不得”，道破了人间情感的奥秘。
古朴典雅的舞台呈现，显示了导演徐春兰对艺术高品位的

追求，显示了她对莆仙戏悠久积淀的敬仰，显示了她对开掘莆
仙戏的美好前景充满热情。她的睿智在于把古朴与现代“写”在
了舞台上，但又让人分不出哪一笔是古朴，哪一笔是现代。

如果把莆仙戏喻为灯笼，那么，自半个多世纪前的《团圆
之后》《春草闯堂》以降，在当下，《踏伞行》就是点亮它的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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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古老剧种，一种很有特点的古朴表演方式，一桩戏
剧性很强但并不陌生的老故事，尽管如此，你不能否认莆仙
戏《踏伞行》创造了当下戏曲创作和审美的奇迹，激活了传
统戏曲艺术的原本存在。

《踏伞行》取材于莆仙戏传统剧目《蒋世隆》的有关情
节，已传唱几百年。这类男女因离乱而邂逅又产生感情牵
惹的曲折故事，本是中国古典戏曲创作的滥觞路数，现在更
多是作为传统剧目留存在舞台，因此这些戏里，故事已不具
备吸引力，相反，传统呈现的特点和演员对经典技巧的表演
传承才是观众最为迷恋的本质吸引。但莆仙戏《踏伞行》给
予我们的吸引与震撼却改变了这类传统题材一直以来的欣
赏局限性，经周长赋和郭景文的编剧，我们看到的《踏伞行》
却以脱胎换骨的故事呈现、人物关系、情节铺排、题旨寓意
等，激发起当代人的共鸣。

周长赋擅长在情节钩织上展现生花妙笔，注重在细节
处抽发人物和情节的细密精微。公允地讲，莆仙戏《踏伞
行》的成功，首先是剧本编写得智慧、有温度，使一出本已
失鲜久矣的老套男女命运和情感危机，竟被开掘与展示得
摇曳多姿，引发当代人欣赏关注，并经品味而生颇多感叹、
顿悟。

在结构上，《踏伞行》共分“踏伞”“听雨”“又雨”“共渡”
四场。“踏伞”是介绍相遇，重点是把两人后来的命运紧紧扭
结，做好铺垫。“听雨”一场，王慧兰与陈时中这对已经订婚
的男女，因战乱相遇虽是偶然的，但陈时中是否不顾礼教施
以援手，甚至答应男女同行，则是经过一番内心思忖后从人
情与道义上的大义担当，体现了其至诚；当然，也是戏剧发
展未来生变衍生戏剧性的前提。之后，也就走入《踏伞行》
最为精彩并倾力展开的精彩华章“听雨”。二人投店独处，
尽管店妈以“下半夜两间变作一间”直白调侃，但此处的陈
时中和王慧兰均心怀赤诚，并无杂念，他们绝对是正人君
子。随着雨夜淅沥，稍饮休闲之际，陈时中在女方询问下
报上名姓，王慧兰惊诧未婚夫在旁，但鬼使神差却要隐名
试探。此时该戏出现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戏剧性。接下来，
同样是内心的真情使然，陈时中因饮酒而发现慧兰貌美，
萌生情愫。特别是在化名如桂的王慧兰追问是否订婚时，
心旌摇曳的陈时中脱口否认，该戏则进入到巨大的情节尴
尬与感情危机中。王慧兰骑虎难下，陈时中覆水难收，一
个明明白白陷入羞辱气恼，一个懵懵懂懂感觉妄言失志。
于是，“听雨”的一夜，则带来了更大的风雨。如何解决矛
盾危机？犹如巨大悬念，观众想不出，自然万分期待戏剧
的发展。

接下来的“又雨”使“听雨”孕育的危机向最终解决过
渡，这场戏也使已经万般悲苦的王慧兰和万分尴尬的陈时
中，在店妈、王夫人的“添火加油”下，更加有口难辩、有话难
言、有苦难诉，为最终解决矛盾营造出危机尖峰。“共渡”的
地点放在了江边，节令渲染了春日，可见作者颇有象征和寓
意的设置。王慧兰因为“谁料一场夜雨寒，更兼那店妈话不
断，句句叫奴添难堪”，从而羞辱尴尬地“心悬悬孤零零奔走
江干”。这场戏，无疑是观众期待的看点。但其实写起来难
度很大，因为剧情结果是有传统戏的情节套路，预先解除了
关注的悬念。这场戏细密又巧妙，编剧竟然写出了情节之
外的人生况味。先是在江边陈时中“虽说乱世从权，但礼仪
不能乱”的认错，但回应则是王慧兰“你一个读书人举止轻
浮，叫奴如何与你共度终生”的拒绝。看来危机难解，但妙
就妙在剧中设置的店妈、艄公这对同样是男女冤家、打了一
辈子却未离散的平凡夫妻。在王夫人“逃兵乱与未婚夫相
遇，这该是前生前世修的缘分”劝解仍无效的情况下，目不
识丁的店妈一句“这世间有的事能试，有些事试不得”出口，
犹如警世良言，引起众人附和，当然也启发了王慧兰的内心
波澜和深深的自我怨悔。接着，店妈又一句“人一世不长，
少计较，吃酒后讲的话不算数！”则为陈时中、王慧兰的内心
纠结化解提供了下来的台阶。但戏的精彩并未止步于此，
而是转化到江上、船中这一更有寓意性与浪漫化的环境
里。情侣间的冷战接着被剧本细腻的铺置步步化解。这
里，艄公的存在变得巧妙而必然，“你们相抢上船，上船了为
何不讲话？”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接下来，陈时中对“也
怪一个如桂骗我害我”的怨怼，让王慧兰脱口而出“如桂是
我乳名，谁人骗你害你？”并引出时中的衷心表白。至此，王

慧兰内心涌出“留伞踏伞意殷殷，一路同行共风雨，权称夫
妻有温馨”的感慨和暖意。于是，陈时中不弃深情表示离
去，并决定“向如桂重新再求婚”。这番情感的至诚，怎能不
让王慧兰温柔急切地唤他留步，说出：“且等，还有雨，这伞
拿去。”至此，一桩曲折但充满温馨的危机，丝丝入扣，合情
合理地得以解决。

讲述方式的简洁灵动，为表现莆仙戏的艺术特质提供
了极好的文本支撑。陈时中和王慧兰固然看点多多，但几
个小人物的设置和刻画同样让人称叹。店妈和艄公夫妻绝
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他们在剧中承担的作用和体现的人
生状态、情感细节，都充满烟火气与普遍感，并充盈着人生
的朴素哲理。在剧中虽无名姓但承担时空变化、环境营造
和情节推进诸多作用的四个检场人，身份多样，一会儿乱
兵，一会儿百姓，一会儿雨声的营造者，其符号性的身份和
灵活运用，体现了中国传统戏曲中角色的灵活的无限本质，
在《踏伞行》中，我觉得更是一种跳进跳出的表演者与观赏
评判者的合二为一。这些都是传统的面貌，但却在文本和
舞台呈现上，焕发出传统方式灵动鲜活的效果，也在继承传
统的同时，巧妙体现出创造性的功用。

《踏伞行》表演的古朴精湛是近年戏曲表演少有的，也
是令人被深深吸引的制胜法宝。佩服莆仙戏在审美风格上
具有传统的博大精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惊叹当代艺术
家传承创造的迷人表现力。整个戏唯美、静谧而具有浓郁
闽南生活色彩。剧中的小舞台雕梁画柱，精巧古朴，在聚拢
的空间下，陈时中、王慧兰的故事被置于其中。战乱的流
离、相遇的救助、同行的依傍、宿店的温馨、试探的失望、乱
后的尴尬、冰释的温婉，在这方舞台上都以精致聚敛的表
演、歌唱演绎得淋漓尽致。尽管幅度不大，却恰好可以体现
莆仙戏完整独特的审美手段与表演功法。应该说，《踏伞
行》在舞台表演的呈现上，有力证明了莆仙戏的艺术价值之
珍贵，也尝试在新戏中做到了以传统精彩表现新内容。

两位主演黄艳艳和吴清华，他们身上的古典气质与表
演的精致秀美都散发出传统戏曲手眼身法步的典雅精美。
比之其他地方戏，应该说莆仙戏在表演手段上更有着一套
完整的自我体系，其审美观与表现方法更加独特，那种古朴
体现于节奏、韵律、唱念做表都鲜明幽缓，甚至呈现出古拙
气息。黄艳艳与吴清华的表演，在三个方面深深打动并征
服了我。第一，表演方式剧种特色的体现优质而鲜活。一
个脚步、一个转身、一个水袖的使用，这些外在功法和眼神、
表情、唱念节奏等人物内心、情绪的准确表达结合得太好
了，真正做到了手段运用传承精道，同时表现剧情、情感却
不显束缚而鲜活灵动，达到了技术体现与人物情感表达的
水乳交融。第二，恪守传统更追求情感刻画的鲜明真切。
看《踏伞行》我们会明显感到，在黄艳艳和吴清华心中，陈时
中与王慧兰的爱情邂逅与情感纠葛是完整的，在演员心中
更是真切的。“听雨”中，那种独处一室青年男女合理的“闹
心”，与男方主动并难抑制的合理冲动，女方失望后的尴尬，
应该说如果仅是老戏老演，或者只重技术呈现，是不会如此
细腻真切地表现出来的，因为老戏老演更多是技术传承而
不是具象的情感真实刻画。但在《踏伞行》中可明显感受
到，情节是靠男女主演的清晰内心活动与情感反映的细腻
梳理作为基础，再用表演手段呈现出来的。于是，手段精彩
的同时，情感和过程也具有鲜明的路径和活力，情感因手段
的萃取与精当反而增添了比生活真实更强烈的艺术神采。
第三，黄艳艳和吴清华都能做到，唱念所体现的剧种感染
力，不因语言隔阂而减色。不能否认，戏曲欣赏中方言的审
美阻隔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在《踏伞行》中曲调优美，曲牌
的音乐特色非常具有感染力。这与两位主演的演唱条件和
歌唱效果密不可分。黄艳艳念白温文尔雅，启唇落腔讲究
情感与字音字韵的浑然优美，她的嗓音非常柔缓，音色甜而
含蓄，表现力很强。而吴清华的小生气质和表演，特别是念
白、演唱俊雅却不乏男子气，歌唱深情至诚，眉眼体态非常
灵动，特别是有一种舞台的塑性美和画面、肢体、形象的律
动感。而且，吴清华非常注重情绪拿捏，观众通过他的旋律
似乎就可体会演唱的内容与内心。

总之，《踏伞行》的确令人难忘，是近两年来少见能在传统
面貌基础上迸发如此浓烈的题材表现力和审美欣赏感的独特
好戏，值得弘扬和总结。

用古典审美呈现用古典审美呈现
精彩的时尚绽放精彩的时尚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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